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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寻幽日
魏金龙

心思既萌，胸中便似有春潮暗涌。恰逢
重九，晨光初透时，我推开积压案头的报表、
资料，独自往城西的大蜀山走去。这山，原是
不能与名山那些云缠雾绕、气势巍峨的峰峦
相提并论的。它只是慵懒地伏在天地交界
处，若巨兽脊背上一段温驯的弧度，姑且容人
暂离市井纷扰。

石阶旁，人影三三两两，皆是借此佳节，
来同深秋“约会”。岩隙间的野菊，自生自长
的，星星点点，绽得随性而野气，色泽亦是天
工染就的，靛青、蟹黄、月白，如碎玉撒在青苔
上，反比园圃里的更多几分天真意趣。我蹲
身细看，那冷香原是极幽微的，经晨露浸润，
竟在鼻端缠绵不去。但这清韵，到底不是旧
时相识。

往事里盘桓的，是另一种更炽烈的草木
气息，那该是艾蒿。童年在家乡，重九采艾是
极庄严的仪式。启明星尚在天际闪烁，外婆

便往我们腕上缚五色丝线绞成的艾草环。那
气味辛辣中带着甘芳，缭绕在袖底襟前，传说
可祛除百病。我们随外公，踩着露水浸湿的
羊肠小道往山上走。

登临绝顶时，云海翻涌，将整座山峦托举
在天宇之间。外公总会驻足良久，望群山如
浪，阡陌如织。当年不解他眉宇间的风云变
幻，只顾着采摘岩边的野果。如今才懂得，他
凝视的何止是风景，分明是跌宕人生在天地
间投下的倒影。乡人说登高可“转运”，但在
那样澄澈的秋空下，在那般巍峨的峰巅，我心
中充盈的，唯有翱翔九霄的自在，与对造化神
奇的初醒。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忽然忆起李
白的诗句。先人何等旷达，敢将秋光酿作杯
中物，痛饮山河。而我站在人生半途，既失了
童稚的纯粹欣悦，又修不来古人的疏狂意气，
倒成了卡在石缝里的旅人，进退皆非。那“遍

插茱萸少一人”的苍凉，从前只当是韵书里的
感叹，而今夜半梦回，竟成了扎在胸口的芒
刺。逝去的岂止是年华？是整个烟消云散的
年代，是血脉里流淌的乡土情谊，是顺应天时
的古老智慧。我们这辈人，斩断牵绊闯入流
光溢彩的城池，却把那份与天地同呼吸的安
然，遗落在炊烟升起的地方。

忽有钟声自远方传来，惊破沉思。举目
但见夕晖将层林尽染，远山如黛，渐渐融进苍
茫暮色。归去的游人提着装满野菊的竹篮，
说笑声惊起寒鸦数点。我转身踏上返程，步
履竟比来时更显蹒跚。城中万家灯火渐次绽
放，恍若九天银河倾泻人间，璀璨中却透着难
言的疏离。探手入怀，只触到微凉玉佩，没有
半缕艾草清香，唯余袖中满载的寒雾。

这个重阳，便如此交代了。明日，是否还
存着这般心绪，再来访此孤寂的山峰？估计
不会了吧！

香漫筑路秋
卜卫宾

项目部周边的空地上长着几丛野菊，瘦
瘦小小的，藏在乱草堆里，平常谁也不会多看
它们一眼。可到了深秋，突然就热闹起来。
年轻的技术员喜欢蹲在那儿拍照，说要发给
女朋友看。

我隔着窗户望见，心里好笑：这野花有什
么可拍？真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来敲你的窗。

可不是么，那天正坐在办公室忙碌着，忽
然嗅到一丝凉，一丝苦，苦得很野菊，凉得很
野菊。正要细辨，那气息突然就漫开了，泼辣
辣地撞进来，撞散了满屋的钢筋水泥味。它
从图纸缝里钻，从安全帽檐下溜，硬是在这钢
筋铁骨的世界里，辟出一条野路子来。

明知是它，偏要问工程部的小伙子：“是
野菊开了吧？”

“开了开了，”小伙子推推眼镜，“早上就
闻见了。”说着却头也不抬，继续忙他手头的
工作。在这里，花不用找，香不用追，它自有
办法钻进你的呼吸里。

躲是躲不掉的。清晨上工，露水是它的
味道；正午晒得钢筋发烫，风一过，风也是它
的味道。要是赶上下雨更了不得，每滴雨都
泡透了那股子野香，把整个工地酿成一坛酒。

这时候你的手要轻些。它的香歇在安全
帽的带子上，它的甜趴在晾着的工服上。动
作大了，那香气会簌簌地掉下来。

我的办公室后方，不知谁撒的花种，也冒
出一片野菊。忙完一天的工作，那香气追着
疲惫的脚步，黏稠稠地贴上来。你洗手时，香
气浮在脸盆里；你换鞋时，香气蹲在门槛上；
就连夜里翻个身，都能听见香气在板房缝隙
间窸窸窣窣地走。索性把窗子全打开，让它
们随意进出。

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薄暮宅门前，
槐花深一寸。”我们这里没有槐花，但野菊的
香也积得厚实实的，踩上去软绵绵。只是工
地上容不得这般诗意，明天还要打混凝土
呢。倒是老家种地的父亲，他总在田埂上留

些野菊，说让地喘口气。那时不懂，现在在这
钢铁丛林里闻见同样的气息，忽然明白了，再
坚硬的地方，也要给柔软留条活路。

前日发现一个小秘密：试验室的小姑娘
偷偷采了几朵，压在规范手册里。见我盯着
看，她慌忙合上书：“书记，我就是……”

我摆摆手：“夹厚些，能香到竣工。”
待多年后，我们这些筑路人早已各奔东

西，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头，或是一处相似的
工地转角，忽然间，一缕熟悉的野菊香随风飘
来。那带着微苦的清凉气息，瞬间穿透岁月，
将我们拉回到这个洒满汗水的项目部。年轻
技术员蹲在草丛边拍照的身影，办公室里钢
筋与野菊交织的味道，雨天里被泡透的每一
寸空气，还有试验室里那本夹着花瓣的规范
手册……

岁月早已将这段时光悄悄酿成酒，而野
菊的芬芳，就是它藏在我们记忆深处最珍贵
的礼物，随时光流逝愈发醇厚。

旅行
汪琮

我喜欢旅行。
凡是凝固了的时光，都属于过往。哪怕

那梦再美，那歌再甜，那回忆再绵长。太沉
的眷恋便成了一把锈锁，锁住的不止是门
窗，还有远方。

怎么能不喜欢旅行呢？没听过雪山的
吟唱，真是遗憾；听了雪山的吟唱，没听过草
原的长调，依然遗憾；听了草原的长调，没听
过雨林的私语，仍旧遗憾；听了雨林的私语，
没听过海洋的咏叹，还是遗憾。天地间有永
恒的旋律，我有不倦的耳朵。

我当然明白，雪山有严寒，草原有孤寂，
雨林有泥泞，海洋有暗涌。即便如此，我依
然向往。打破既定的节奏便是另一种乐章，
一种属于追寻者的乐章。真感激，我心还未
蒙尘。即便蒙了尘又如何，不是有清泉可以
洗心吗？

于是，我想向雪山学习纯净，想向草原
学习包容，想向雨林学习丰盛，想向海洋学
习深邃。我想学着谱写一首生命的交响。

路能走多长？这事不要问行囊要问初
心；梦能做多深？这题不要问年月要问热
忱。于是，我愿用生命的烛火点燃不灭的向
往。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守护
那团火焰。火焰燃得明亮，是馈赠；火焰摇
曳不定，生命也会因这漫夜的星火微光显得
辽阔而动人。

在我看来，这便是不虚此生、不负年华！

假如
邓钦

假如你不够从容
也不要把脚步系上缰绳
道路本来宽广
为什么要困守既定航向

推倒无形的围墙
让新鲜空气涌入每个心房
漫步思想的旷原
让流云带走彷徨
辽阔可以消解焦虑
长风吹散所有迷惘

假如你不够明亮
也不必在暗处独自神伤
星火本来摇曳
为什么强求恒久不灭的光

擦拭蒙尘的天窗
让月光温柔抚平旧日创伤
遨游时间的海域
让潮汐重塑向往
沉淀可以澄清混沌
深海自有它的重量

心向远方无畏徘徊
高超

只要初心还在
我就不会徘徊
纵使风雨遮蔽了道路
星光依旧在云层外等待

只要勇气还在
我就不会徘徊
纵使浪潮淹没了足迹
还有新的岸可以歇息

只要远方还在
我就不会徘徊
迷雾终会轻轻散开
帆影必在黎明时到来

《登高望远思故乡》 唐鹏磊作

围炉夜话
王响亮

眼下是十月，冬天还没到呢，父亲便接
连打来电话：“今年春节回家吧？我把炉子
升起来，给你爷俩烤火。”

想起去年春节，带着女儿回老家过年，
车子驶进村庄时，山道上的霜还没化尽，老
屋烟囱飘着青烟，像在招手。

邻居扛着柴捆路过，笑呵呵地对我说：
“回来陪你爸烤火啦？”我应着，听见他们低
语：“这小子没忘根。”脸上顿时烧起来，我哪
里是回来陪伴，分明是父亲用一窑炭换来
的。

傍晚，父亲忙不迭生起地炉，紫砂壶咕
嘟咕嘟冒着白气。他挑出最旺的栗木炭，火
苗蹿成橘色的花。“今年特意打了松针炭，烧
起来有香味。”他搓着手，像展示珍宝的孩
子。女儿却蹙着眉：“爷爷，你家怎么还烧明
火呀？我们有地暖，恒温二十度呢。”父亲举
火钳的手顿了顿。我瞪女儿一眼：“松木炭
比暖气舒服多了。”夜里父亲执意要加炭，火
星噼啪作响。“明天就回吧，别委屈了孩子。”
他拨弄着炭块，火光在皱纹里跳跃。

我掀开毛毯，搬来小凳紧挨炉子坐下。
父亲眼睛一亮，忙翻出铁网架：“正好烤红
薯！”父亲一边用火钳翻动着红薯，一边讲起
前村的铁匠老陈，在我印象中，他特别厉害，
能徒手捏出最薄的犁头。“前天凌晨走的，烤
着烤着火，头一歪就没了。”他往炉里添了新
炭。

“人啊。”父亲轻叹。
“人啊。”我跟着重复。忽然惊觉，这样

围炉相守的夜，在我的人生里竟已屈指可
数。

红薯的香气在屋内渐渐弥漫开来，父亲
孩子般吹着手指：“快吃，趁热吃，香！”火光
映得他白发成了金丝。

那一刻我决定，今年我要把春节整个假
期都陪在这炉火边。毕竟有些温暖，是城市
永远给不了的。


